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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寨白虎寨（（故事梗概故事梗概））

□李传锋

■长篇小说

一
关禁闭和立功都是非同一般的事，少了这两

类经历，当兵当得少滋味。只是，为一点点小事
被关，又令江金虎感到很不划算。到禁闭室发现
把他和俘虏关在一起，更憋气。再一看，这俘虏
还是他亲手抓回来的。

把抓俘虏的人和抓到的俘虏关在一起？什
么意思！

江金虎肚子里的怨气再也无法憋住：“可以
枪毙我，不准侮辱我！”

这是利用破庙的一间偏房临时充当的禁闭
室。屋不大，破破烂烂，木格窗户上的蜘蛛网像
作战地图一样复杂。庙里没有僧人也没有菩萨，
随意扔一些谷草在地上。江金虎没来之前，里面
关押着一个川军上尉，正是江金虎在刚结束战斗
的青杠坡上抓获的。

川军上尉双臂被绳子捆在身后，坐在谷草上
冷冷打量进屋的人，看见穿红军军装的江金虎也

被绳索捆住，尤其认出他竟是俘虏自己的人，川
军上尉脸上泛起一抹莫名其妙的笑，怎么看怎么
像幸灾乐祸。

江金虎被那抹不怀好意的怪笑刺激，就摆谱
给俘虏瞧，朝门外大叫：“卫兵，去把你们首长找
来。把我和我的俘虏关在一起，你们的原则扔去
喂狗了？”

两个卫兵都认识江金虎，全师有名的英雄连
连长嘛，便隔着禁闭室门客客气气回答：“对不
起，江连长，房子太少。”

江金虎不是要听门外卫兵解释，是要让门内
俘虏看他的雄风：“乱弹琴！房子再少也不能不
讲原则立场啊。”

川军上尉好玩地望着江金虎，脸上挂着的笑
意极不自然，一看就是故意炮制出的。看着这类
酸溜溜的做作表情，江金虎直想伸出巴掌扇过
去，假如换一个合适的场合，他的念头早实现了，
眼下没法，只能憋气：“怪笑啥？觉得好玩是不
是？老子要不是被绳子套着，肯定狠狠揍你一
顿。”

川军上尉不动，依然保持那一抹怪笑。
江金虎突然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是故意刺

激自己，于是在肚子里冷笑起来：狗杂种，手下败
将，还和我江金虎玩战术。

就反击：“当了俘虏，不服气，是不是？”
川军上尉脸上怪怪的笑意，并没像蜗牛触角

般马上缩回去，相反多出几分傲气，继续不说话，
相亲似的，上下打量江金虎。

顺着川军上尉目光，江金虎看到自己身上沾
满血污的旧军装，脏烂得几乎看不出本来的灰
色。反而川军上尉浑身上下崭新华丽，像第一次
上门的姑爷。掂量出对手的意图，江金虎反击：

“包装和实际内容是两码事，臭狗屎照样可以装
在镶金的盒子里。”

川军上尉较真了：“我不是臭狗屎。”嫌力度
不大，又补充，“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正牌军官，
不是从山坡上下来的放牛娃。”

这一补充反倒把江金虎逗笑了，也在脸上故
意挂起带轻视的微笑：“正牌军官还是做了放牛
娃的俘虏。”

川军上尉不屑多说，哼了一声。
江金虎越发觉得好玩，有意带几分温和地劝

川军上尉别生气：“当俘虏本来就窝囊了，再气坏
身子，损失更大。”江金虎的意图太明显，川军上
尉不上当了，仍然不服气：“别拿偶然说事。”江金
虎没听懂：“念的什么歪经？”

话一拉开，川军上尉真还就暴露出他的心
思：“你们能在青杠坡上逃过一劫，不知该说是你
们运气好，还是我们运气不好。”

江金虎摆出老农教导毛孩的神态：“正牌军
官先生，你在军校没听教官告诉你吗，打仗不是

靠运气。”
一句话没说完，江金虎肚子里咯噔一下，陡

然闭上嘴，是“青杠坡”三个字触动了他。无论什
么样的人，不管是参与还是看见青杠坡那场大
战，都得承认，青杠坡大战注定会深深刻进记忆，
就像刺刀在岩石上凿出的凹槽那样，很久很久不
会消失。

江金虎不知道还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刻骨铭
心。

二
江金虎很少去记打过仗的地名，根本不曾料

到青杠坡这个极普通的山名会烙进他脑子，更不
可能料到会被许多人纠结几十年。

青杠坡山势雄伟，昨天黎明前摸黑朝坡上
爬，直到气喘吁吁还没到坡顶，静下来打量，累得
人喘不过气的青杠坡原来只像个摆放在碗里的
窝窝头。所谓碗就是青杠坡周围的山，难怪青杠
坡只是坡，周围才真正是山。对面那一大片山体
宽阔雄浑，斜伸向空旷的蓝天，顺山坡可以一直
走到云里去。下面，一条长长的山沟深深陷在山
的缝隙中，沟两边崖坡上的树木野草不时被凛冽
寒风晃动，让人感觉深沟还在继续下沉。

的确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
红一方面军总部调集几千战士，埋伏到这

儿，不顾前后左右围过来的几十万敌军，决意要
在包围圈的缝隙中，瞅空子狠狠揍一下纠缠在身
后的追兵。江金虎很清楚，下这个决心不仅仅是
因为总被嗡嗡叫的蚊虫跟着，想拍它一巴掌，不
是这么简单。

江金虎和他的八连刚刚经历那场几十年后
被人们反复感叹的湘江大战，那一战下来，江金
虎和他身边的人都看清一个事实：指挥员错误指
挥的危害并不亚于装备优良的敌人，红一方面军
一眨眼从8.6万人锐减到了3万。不知道是不是
蒋介石看到了历史拐弯的迹象，火速调集 40 多
万人，前堵后追，左右拦截，将3万红军挤压在黔
北狭小的地区，瞪大眼睛，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没人料到十多天前，红军竟然在自身最艰难时，
打下了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在城里召开了后
来名气很大的遵义会议，曾经连续几次指挥苏区
红军成功反围剿的领导成员又回归指挥岗位。
换领袖必然换大策略，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整个
部队不知不觉多出一些猜测和期待。青杠坡大
战因此添加进新的元素。

青杠坡也身不由己走进史册。
侦察到的情报说，离红军最近的追兵是川军

三个团。一个地方军阀的部队，平时在乎的多是
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突然很奇怪地来了雄心壮
志，这些日子像烤热的膏药，硬要朝红军身上贴，
近两三天已和红军有过几次小规模较量。

要等到青杠坡大战后江金虎才会听说，川军
是被一个传言触动。传言说红一方面军要在四
川和另一支红军部队会师，然后扎根“天府之
国”，创建新的根据地。许多历史都是由传言拉
开序幕的，这一次也如此。川军由此对围剿红军
很卖力，总在离红军最近的位置出现，江金虎几
天来一直等待有机会“提醒”川军。

机会果然来了。红一方面军在青杠坡埋伏
了六个团，另加外围打援的部队。江金虎熟悉这
种集中优势兵力务求全胜的常用战术。如果没
有意外发生，以多打少的部署怎么说也稳操胜
券，江金虎也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狂揍贴在身后的
敌人。直到冒着冬日严寒，在山上迎送过一个太
阳，又迎来送走了满天的星星，还没看见川军一
兵一卒进沟，江金虎憋着的劲儿逐渐转变成烦
躁：“那些追兵到哪儿去了？”

也只是烦躁，是同等情况下谁都可能产生的
烦躁，没有其他预感。

农历腊月末的又一个黎明降临。这个注定
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黎明，与青杠坡平常的冬日
没区别，居住在坡侧面山脚下的老百姓几十年后
回忆，那个早晨有点雾，不浓，相当于厨房里刚刚
揭开煮饭的锅盖。清淡的雾岚慵懒地环绕着雄
伟山体，整个空间看不见一个活动的人和动物，
只有几点隐约可见的零星房屋，积木似的摆放在
对面山脚。

江金虎率领八连埋伏在青杠坡正面最前
沿。任何时候八连都能得到首长重视，这正是江
金虎倍感荣耀和自豪的地方，战场和赛场都是不
容讲人情拉关系的场合，不能制胜，再被重视也
等于零。

八连阵地后是无人高峰，高峰上满是厚重的
原始森林。这些森林还要过24年才会被大量砍
伐，没有砍伐前的森林又浓又密，无边无际，神秘
莫测，没人敢轻易进入。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
青杠坡大战多出许多悲壮记载。

山风阴冷，内脏也能感觉到寒意，埋伏在山
上的红军战士大多衣着单薄。江金虎沿临时掩
体里一双双穿草鞋、布鞋的脚检查隐蔽情况，看
见几个战士怀里抱着才拔下的野草抵御寒冷，不
时从干粮袋里掏出生面条朝嘴里塞。江金虎在
肚子里骂：“等抓到俘虏，老子非要弄他来这儿受
一受这份罪。”

怀抱野草吃生面条的战士看见连长，要起身
敬礼，江金虎伸手制止。又冷又饿一天一夜，规
矩就稍微放一放，弟兄们还得继续承受饥寒煎
熬，江金虎无奈中随口说了句既是废话也是很实
在的话：“再忍一忍，只要一打起来，马上就不冷
不饿了。”

连队的旗帜卷在旗杆上，横放在战士身边，
江金虎叮咛旗手，一打响就把旗帜竖起来，那是
咱英雄连的标志。

江金虎检查的这个位置紧靠七连阵地，七连
长于得胜也在检查部队的隐蔽情况。听到江金
虎叮嘱旗手，于得胜脸上露出几分嘲讽。于得胜
离得太近，江金虎无法看不见，不想忍让就压着
嗓子回击：“七连长，有气等会儿朝敌人放，在这
儿做怪相不证明你有本事！”

七连长于得胜不接江金虎的话，只拿两眼盯
江金虎身后背机枪的通讯员：“大个子，干你的机
枪手吧，当什么通讯员？一个通讯员整天背挺机
枪，怎么看也别扭。”

大个子通讯员跟江金虎的时间不长，学江金
虎的性子倒学了不少，抢着回答：“报告七连长，
给英雄连长当通讯员，我很光荣。”大个子的话还
没说完，于得胜已经转身离开，他没打算与大个
子交谈，只轻轻嘀咕一句：“七连也是英雄连。”

江金虎很满意，拍拍大个子的肩。
大个子通讯员得到夸奖，一兴奋就有些控制

不住得意，竟然和连长探讨起战局来：“敌人明明
是跟在我们身后，近得快听见他们喘气的声音，
咋就始终不见进沟来呢？”这话正触到江金虎着
急的事，没好气地冒一句：“你自己去问敌人。”大
个子平时学的就是江金虎的习性，没想到要退
让：“你要放我下山去，保证给你抓一个俘虏回
来。”江金虎不耐烦了：“放你去？我还想下山去
抓俘虏哩。谁放我去？”

掩体内，一个埋伏的战士心里焦急，抬起趴
在地上的身子，伸长脖子向山下沟口偷看。江金
虎走过去摁了一下战士的脑袋。战士没料到会
被连长撞见，有些发呆。江金虎指着战士的鼻
子：“看啥？师长的屁股我都踢过，你要不信，把
头再抬高点试试！”

远处两个战士猫着腰，顺阵地跑过来。大个
子低声报告，是侦察连的人。

江金虎拉住一个侦察员：“你们侦察连搞的
啥情报，让大家趴在这里白挨冻。”侦察员匆匆朝
江金虎敬个礼，继续疾走：“来了，敌人过来了。”
江金虎精神一下上来，压着嗓门命令：“都给我注
意了，谁要不狠狠打，连他一起揍！”

大个子显出与身材不吻合的麻利，飞快从背
上取下机枪，就地架起。江金虎爬到机枪前，大
个子也在旁边趴下。江金虎要大个子别靠太
近。大个子说我要保护你。江金虎和大个子打
闹已成习惯：“我还要你保护？个子大就了不
起？”大个子一点不生气：“个子大才好替你背机
枪。”江金虎笑起来，伸脚轻轻蹬一下大个子，大
个子也轻轻回蹬一下江金虎。江金虎抬脚正要
再蹬回去，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抬起的那只脚被
固定似的，一下停在半空中。

江金虎不是发问，是自语：“什么声音？”
大个子也听见了那个不可思议的声音，惊呆

得说不出话来。
江金虎和所有做好射击准备的战士都瞪大

眼睛，朝坡下的山沟入口处望，那份专注，已经不
像是期待攻击对象了。

深沟里，小路上，一小队人从山脚弯处摇摇
晃晃走进江金虎们的视线，同时最初隐隐的唢呐
声锣鼓声逐渐清晰，山沟里装满悠扬的喜庆音
乐。锣鼓上的红绸、唢呐上的大红花，还有一顶
大红花轿……一串红颜色被山沟两侧隆冬的深
绿衬托得分外鲜艳。

江金虎和弟兄们都傻了眼，这哪是追兵？明
明是迎亲的队伍！

一队迎亲的人走进伏击圈。
战场上几乎不可能遇到的事出现了，红军战

士们惊讶，当地老百姓几十年后谈起，也觉得怪
异。一些老年人解释不清偶然必然之类咬口的
说法，又按千百年的习惯，把它归纳为命运、缘
分、老天安排。

那一刻江金虎脑子里闪过多种推测，惟独没
想过这事会和他有扯不断的联系。

（摘自《十个连长一个班》,作家出版社2013
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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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连长一个班十个连长一个班（（节选节选））

□傅 恒

■长篇小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
队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在一次设伏打击
追兵的战役中，由于情报不准，战斗异常艰
难，部队伤亡惨重。红军总部为保存干部，将
九个无兵可带的红军连长和一个刚刚俘虏、
愿意留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川军连长，编成
一个全部由连长组成的“特别班”。

十个连长组成一个“特别班”，又“特别”
配了一个女指导员，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每次
都执行“特别任务”，于是其中的“特别故事”
就层出不穷了。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奇特的一次战
役。本书所涉史实均确凿，作品巧妙之处在
于，将散佚在民间、未写入历史书的那些活生
生的人和事，编织成一个跌宕起伏、感人肺腑
的完整故事，将红军从一个历史概念还原为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而成为那段历史的一
个华彩注脚。

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把幺妹子和她的
好姐妹春花、秋月、荞麦几个打工妹赶回了贫困
山村。当她们爬上敲梆崖，终于看到了魂牵梦萦
的白虎寨时，这里却已是人去楼空，一片凋荒。

老支书、老村长覃建国是转业军人，他转业
回乡，仍然像一匹战马，只要一听到枪声就要嘶
鸣。他有过精彩独特的求爱故事，他和都无队长
等人带领村民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终究还是在贫
困面前败下阵来。他老了，像伤兵躺在战壕里；妈
妈曾经是一朵寨花，她坐在一架古老的织机上，
一辈子都在织她的西兰卡普；都无队长有古老的
一支牛角，每当吹响时，都会让人想起许多激动
人心的往事。

幺妹子花了一天时间来收拾屋子、搞卫生，
她扫啊，洗呀，擦呀，等把屋子收拾得像个样子
了，却弄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来。

从敲梆崖上可以看到县城灯火，几个年轻人
经常站在山头，羡慕地张望着，想象着城里人在
干些什么。

乡长彭长寿亲自送扶贫队员向思明到金鸡
寨去。走到敲梆崖下，遇到了“车匪路霸”，在光天
化日之下，他们把科学家给掳上白虎寨去了。彭
乡长报了案，公安局去抓人，由此引出一场风波。

新来的县委书记说：“好！乡亲们说了算，这
个科学家是抢也好，是请也好，就留下来，当个压
寨夫人。但我们得有个君子协定，如果你们三年达
不到脱贫致富的目标，我就要找你幺妹子负责！”

白虎寨是武陵深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
外桃园，过去是固若金汤的土王寨府，土地革命
时期是红军的后方医院，“文革”动乱中成了“走
资派”避难疗伤之所，后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被
人遗忘了。昏暗摇晃的小油灯、与世隔绝的日子
终于激怒了幺妹子，几个姑娘跑到城里去，大闹
交通局。

全村人在夜雨中跑下敲梆崖抢运通电器材。
在闪电的映照下，人们呼喊着，都在拼命把手和
肩的力量灌注到汽车上去。衣服都垫到车轮子下
去了，但车轮仍在打滑，泥浆四射。黑夜泥泞中，
也分不清是男是女了，大家都在搏斗，雷鸣的间
隙，只听到一片粗重的喘息声。

白虎寨通电了，人们睁大了眼，整天围着电
视机，忘了吃饭，忘了睡觉，他们看到了北京，看
到了外面的世界。铁塔一竖，手机也通了，家家户
户一片喊电话的声音，女人们躲在被窝里和远方
的男人说话。这是一段多么幸福的时光啊，饥肠
辘辘的人们饱尝着精神的大餐。有半年时间，白
虎寨被电视机的声音所笼罩，唱歌的、演戏的、打
仗的、踢足球的、作报告的、推销广告的。他们很
高兴了一阵，却很快发现，白虎寨和城里比，差得
太远了！

腊香是幺妹子儿时的朋友，因为家穷，被卖
给远方人为妻。腊香家突然高调请客。大家去远
方腊香家吃酒，看到的是一幅新农村景象，羡慕
不已。

好田好地种什么？两个乡长有分歧，彭乡长
是老乡长，他主张继续大种烟叶，乡里和村民都

可以增收。他干事一向风风火火，能很快打开局
面；科技乡长向思明是魔芋专家，他主张大种魔
芋，开辟新的致富路子。他和风细雨，做思想政治
工作，工作却推不动。

组织部长上山来，幺妹子领他去看望贫困
户。平叔养了两个儿子，一个读了大学，不肯回
乡，一个外出流浪，没了音讯。平叔贫病交加，成
天向菩萨絮絮叨叨诉苦，希望两个儿子快回来，
担心自己死了没人收尸。平叔的讲述仿佛创造了
一种氛围，让听者进入了剧情。

村长唐先富又扔下工作跑进城赚钱去了，王
二叔带着几个村民，走村串户搞宣传，要求改选
村委会。选举还没开始，村里接二连三发生了大
事，先是发现一笔救灾款被人私分了，接着覃保
国的祖坟被人挖了，不少人突然得了癔症，老树
发出吓人的鬼叫。黄跃进被抓了，他供出了幕后
人，村里人分成了两派。幺妹子知道这都是冲着
自己来的，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刚而立是覃建国儿时的朋友，他顶替外婆当
了多年的“四类分子”，等别人都揭了帽子时，才
发现他根本不是“四类分子”。一天，村里来了几
个大学生，寻找烈士的遗属。没想到这个烈士就
是刚而立的父亲。父亲曾被抓兵，一去了无音讯。
幺妹子大发感叹：“这个烈士证来得太迟了！”

彭乡长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在各村各寨跑，
任劳任怨，催耕催种。

选举大会开得很生动，很有趣，跟开春节联
欢会一样。幺妹子发表了一席慷慨激昂的演说，
但她没选上村长。幺妹子当上了村支书，决心要
干一番事业。

平叔的小儿子衣锦还乡，讨债的也接二连三
上门。这小子倒不耍赖，但死活只肯还一半债，他
说，爹是兄弟俩的，债也是一人一半。平叔说，我
现在有了低保，国家养我，我不怕你们跑了。小儿
子睡了一夜醒来，忽然提出要给爹跳一次“活
丧”。“亡人”平叔好端端坐在黑棺之前，卷一支
喇叭筒烟拿在手里，笑得双眼都眯缝了。瘫痪多
年的平叔忽然加入了狂欢的舞阵，他突然倒地暴
亡，把博士吓了个半死。平叔的死给白虎寨带来
的不是悲哀而是欢乐，被长久冷落的白虎寨在夜
的深处尽情地欢腾，人们吼叫着丧歌，用脚死命
蹬踏着土地，像践踏着贫穷的尸骨。

当金银花儿开得正猛的时候，白虎寨上响起
了惊天动地的鞭炮声，荞麦家的新房子立起了。
荞麦为了给哥哥换媳妇嫁给了龚老虎。龚老虎一
无所有，也没有一点要改变命运的雄心壮志，荞
麦只好自己出去打工挣钱。荞麦在外几年，用自
己的身子换了一笔钱，她决心金盆洗手，回家修
起了新房子。她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请乡亲们来
吃酒，没想到，从中午等到晚上，没几个人来。荞
麦想了想，就不管不顾住进了新房子，说她先要
城市化、现代化。

梅雨季节，妈妈帮幺妹子把箱子里的衣服拿
出来晒太阳，五颜六色的内衣招惹来很多女人。
多嘴多舌地胡喳喳说：“这是正经女人穿得出来
的东西吗？”更要命的是有人居然翻出来一个女

人的自慰器。一只狗叼了那个“槌子”在村子里
乱跑，流言蜚语使几个打工妹抬不起头来。挣扎
与无奈，一气之下，几个妹子想离开令人伤心的
故乡。

有人举报说荞麦家有假钞，民警来搜查，
没有搜集到证据，荞麦得理不饶人，双方剑拔
弩张，春花借机提议，王警官在白虎寨建立了
警民联系点。

金大谷追求幺妹子多年，婚期一再拖延，大
谷忍无可忍强奸了幺妹子。幺妹子说要告他，他
吓得跑下敲梆崖打工去了。爹爹病了，妈妈老了，
幺妹子走不掉了。眼看着老弱病残留守儿童，幺
妹子开始思索着要借国家扶贫的东风，改变村子
的面貌。

听说彭长寿被“双规”了，向思明和幺妹子不
相信彭长寿会搞腐败，幺妹子戏弄老板，了解到
实情，跑去乡里为彭乡长说情。

全村人把各种存款、汇款单汇聚起来，让金
小雨进城去取钱，却被人设套骗走了。幺妹子和
向思明赶进城去，救人救钱。在王警官帮助下，好
不容易弄回来了钱，修了蓄水池，却因为质量问
题装不了水，这不只是把全村人的钱亏了，还把
全村人的情面也亏了。

敲梆崖的公路，仅靠白虎寨自身的力量是根
本修不了的。县里有争论，有人主张移民。县委书
记又上山来了，他来调研向思明种的魔芋，看望
因修路而致残的都无队长。都无队长脑袋受了
伤，什么都记不住，但不忘修路，每天一个人挖山
不止。

幺妹子坐在石头上，望着山崖，有一只鹰在
高高的天上徘徊。是敲梆崖扼住了白虎寨致富的
咽喉，是这道山隘阻隔了年轻人的幸福。

老支书死了，全村人都来送别。他手中一直
攥着一个小本子，小本上记载着全村人历年来吃
国家救济的账目，还有大家为修敲梆崖公路捐献
的记载，许多鲜红的手指印十分刺目。向思明主
张移风易俗开追悼会，顾博士主张像平叔那样跳
丧。待把爹爹的坟砌好，幺妹子坚定地对妈说：

“妈，我不走了，我守着你，守着爹，守着白虎寨，
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好事不肯光顾贫穷的白虎寨，坏事却一件件
接踵而至。在山西挖煤的罗红星被压在煤洞里死
了，幺妹子只好领头前去，没想到领了钱回来，罗
家却为分钱闹开了。全村人都在为罗家如何分钱
而争论，无意中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法制教育。

当年的县委赵书记来了。当年躲在白虎寨养

伤的日子里，老赵认识了全村的人。他曾许过愿，
要帮白虎寨把敲梆崖的公路修通。省里开展“三
万”活动，老赵想起了自己给白虎寨许下的诺言，
就跟着儿子来到了白虎寨。工作队走村入户，问
大家村里最紧迫的事是什么？群众几乎众口一
词：要打通敲梆崖！老赵当众宣布了一条令人吃
惊的消息，他不走了，除非汽车开上了白虎寨，否
则他就不下山，死了就葬在这里。

全村人奔走相告，时不时跑到敲梆崖来张
望，好像那公路会自己爬上山来似的。在老赵和
他儿子的运筹下，工程队终于进山了。幺妹子立
刻召开了全村动员大会，喊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
帮助修公路。很多男人回村了，很多工人进山来
了，白虎寨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粟五叔来找幺妹子，哭很伤心。他的儿子丢
了工作去搞传销。本来是理直气壮去捉人，自己
反而被人捉了，幺妹子事后吓出一身冷汗。

博士带了一帮驴友上白虎寨，他们上到半
山，一看敲梆崖，哎呀！山岳磊磊，石径崎岖，好风
光！咔嚓咔嚓就照相。驴友们对寨子里的一切都
感兴趣。晚上，博士请金幺爹来给大家讲古、弹三
弦。第二天，金小雨自告奋勇当向导，带驴友们去

钻土王洞。结果，他们失踪了！这一下惊动了县里
省里。气喘吁吁爬上山来的领导对幺妹子吼：“就
你这个白虎寨多事，抢人啦，打架呀，告状、绑架、
丢钱，一件件，搞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白虎寨因
为驴友事件在全县大出风头。

金小雨盯上了一只马蜂窝，他想搞点蜂蛹来
给科技乡长改善一下生活。有几只视死如归的战
蜂蛰了向思明的脖子。村医没有办法，听说只有
奶水才能缓解蜂毒，怎么办？春花顾不了羞涩，顾
不了痛，拼命地挤出自己的奶。野蜂毒刺也是爱
情之箭，在一个春花之夜，他们相恋了。

电视里正在讨论城市化和新农村问题。人们
打心眼里觉得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其实，大家
向往的主要是城里人的福利和保障，有了这些保
障和服务，他们还是离不开那山那水那乡情。

白虎寨到处是挖魔芋的人，丰硕的果实堆成
了小山。可是，收购的人来到敲梆崖下一看，回头
就走了。幺妹子心中很着急，好不容易种出了魔
芋，却变不成钱。

幺妹子想把村里的土地搞集约经营连片开
发，给乡里写了报告，彭乡长不予支持。县里招
商引资引来了大老板，想把白虎寨建成狩猎场。
白虎寨人对最后一片土地保持着高度警惕，有
人大喊：“反对出卖白虎寨！”由此引发了一场
有关土地流转的激烈风波，幺妹子被夹在了矛
盾的中间。

敲梆崖隧洞工程即将完工之际，出现了垮
塌，工程队准备撤走。白虎寨文明新村示范点名
额被取消了，一个小小示范村名额的变动，像一
根带磷的火柴头重重地划过了焦躁的心，迸出的
火花一下子引燃了干枯的野草。积累了几十年
的贫穷之气在白虎寨人的心中翻腾。白虎寨人
不让工人撤走。公安干警严阵以待。幺妹子面
对如此重大的群体事件，无能为力。事后，村长
唐先富被撤职，幺妹子受了处分。县委书记上山
来看望老赵书记，受到一顿臭骂。县里通知召开
三级干部会，传达省委书记的重要批示。听了传
达，幺妹子感觉：“我的天，这不是把白虎寨事件
给翻过来了吗？”

敲梆崖通车这天，白虎寨作好了迎接大批客
人的准备，但县里乡里只搞了一个俭朴的仪式，
客人们都走了。老赵书记是最后走的，大家给他
的车子后面塞满了山货土产，拉着老赵的手不
放，说：“这公路要不是您老人家，不知猴年马月
才得通。”老赵书记说：“路通了，大家要好好发展
生产，让白虎寨早日脱贫致富。”

在村民大会上，幺妹子不无骄傲地说，我们
村今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2000 元，终于越过了
国家贫困线。大家听了，没有欢呼，很多人吐了
一口长气，只想痛痛快快哭一场，仿佛一桩冤屈
得以昭雪。可是，没过几天，中央决定将农民人
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国家新的扶贫标准。白虎
寨仍然处于贫困线之下，大家还得和贫困作最后
一搏。

（《白虎寨》，李传锋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
1月出版)


